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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张氏医通》蕴含着丰富的中医体质学思想。张璐善于临证活法，随患者所禀之偏胜、形志苦乐而处方，善于通过审

察患者之肥瘦及其饮食贵贱居处而辨其体质，总结出肥人多湿多痰多气虚、瘦人多阴虚火旺、膏粱醇酒厚味者多湿热、藜藿之

人多禀质坚固的人群体质特点，提出根据风土不同而异治的因地制宜的治疗观，这些学术思想能够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对

当今的中医体质学研究有一定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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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氏医通》［１－２］是清初张璐在引用历代医学文
献的基础上，结合５０余年的临床经验，不断修订，严
加取裁，共参考医籍１３０种，十易其稿，加以阐述而
成。本书分内外、妇、儿、五官各种疾病证治，并附验
案，是反映张璐学术思想的代表作。本书蕴含着丰
富的中医体质学思想。现探析如下。

１　辨禀赋
张璐临证善辨体质，常“临病审察，随其所禀之

偏胜、形志之苦乐而为处方”，“贵在临证之活法耳”。
通过辨析患者的“素禀”、“所禀”、“禀赋”、“禀质”，以
知其阴阳气血之盛衰，及体内痰湿、湿热之有无，进
而推断疾病的原因、确定治法及用药宜忌。
在论及小儿鹤膝风时，认为“小儿非必为风寒湿

所痹，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阴寒凝聚于腰膝”，治
疗时“以六味丸补肾中之水，以鹿茸补肾中之火，以
牛膝引至骨节而壮其裹撷之筋，此治本不治标之良
法”。即对于小儿肾气素衰者，其鹤膝风的治疗不能
拘泥于“风寒湿三气合而为痹”之定论，而应以调节
体质偏颇为主。
在经候门论及无子嗣的治疗，认为辛热壮火之

剂，“若施之于气虚精寒之人，固所宜然，设概用于火
旺精伤者，得不愈伐其阴乎”。进而探讨无子嗣的原
因，认为“人之所禀不同，勇怯各异，有因男子真火式
微者，有因湿热伤精者，有因妇人胞门浊腻者，有因
血海虚寒者，有因子宫枯燥者”。张璐关注无子嗣者
的所禀和勇怯，对于气虚精寒之人，才可用辛热壮火
之剂，而对于火旺精伤者，大辛大热之剂断不可用。

“诸气门上”记载，其治疗１例眩晕痞闷之疾，病
由“青年罢职，乐志林泉，偶因小愤”所致。３个月来

服豁痰利气药不应，反觉疲倦，饮食日减，下元乏力。
张璐详细诊断后认为病因是“素多痰湿，渐渍于水土
二经，复加剥削之剂屡犯中气，疲倦少食，迨所必
至”，治疗时“先调中气，输运水谷之精微，然后徐图
温补下元，为疏六君子汤加当归兼调营血”。即素多
痰湿之体，脾阳多不运，不可用攻伐之剂损伤脾胃之
气，而应以六君子汤健脾祛湿为主，待标证一去，尚
应长期服用温补下元之药，以补肾健脾，调痰湿
之体。
在探讨药蛊的成因时，认为“若禀质素弱，及病

后产后，亡血脱泻之后，不能即愈，日以汤药为务，多
致轻者重而重者剧，病气日增，饮食日减，以致寒热
咳嗽，吐痰吐血，诸证百出，而犹以为药力未逮，邪热
未除，日以清火消痰为务，遂成药蛊之病矣”。即体
质素弱者，病后不宜多过多服用攻伐之剂，宜中病即
止，以补虚之药继之，否则易致药蛊之患。
在“诸伤门”认为“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多见于

“膏粱辈”，多为“体肥痰盛之人”。其治疗“又与寻常
湿热迥殊。若用风药胜湿，虚火易于僭上；淡渗利
水，阴津易于脱亡；专于燥湿，必致真阴耗竭；纯用滋
阴，反助痰湿上壅。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始克
有赖，如清燥汤、虎潜丸等方，皆为合剂。”这种非常
有见地的论述，解决了临床上湿热兼夹阴虚治疗的
棘手问题。
张璐常用达生散（紫苏饮去川芎加白术、苏杨脑

３枚，紫苏饮为四物汤去地黄加紫苏、陈皮、大腹皮、
人参、甘草、生姜、葱白）治疗妇人难产，善于随母之
性禀与时会加减，服者无不应验。其族妹苦于难产，
“遇胎则触而去之”。张璐“视其形弱而勤于女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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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气虚”，于是用补母气以养胎的方法进行治疗，即
母亲在妊娠６个月时，服用紫苏饮加补气药数十剂，
这样就“得男甚快”。
对于虚羸者，其药量宜轻，如用茸朱丹治肾虚火

炎头痛，“强者倍加，羸者量减用之”。用“白散（玉
函）治寒实结胸”，“羸者减之”。

２　察肥瘦
辨禀赋体现了张璐临证重视辨识体质，但并未

言明具体的辨识方法，而察形体肥瘦则是张璐辨识
体质的重要方法。书中多处论及“肥人”、“形盛之
人”、“肥白人”、“肥大肉厚赤白者”、“苍黑肥盛之
人”、“体肥痰盛之人”、“素禀丰腴”、“禀质肥盛者”、
“湿热肥盛之人”、“肥盛多痰湿者”、“肥盛色白痰多
者”、“肥盛气虚者”、“瘦人”、“形瘦之人”、“黑瘦者”、
“素禀清癯”等。大抵肥人多湿多痰多气虚，瘦人多
阴虚火旺。张璐在临证时常根据体型肥瘦，推断病
因、预后，决定疾病的治疗及“治未病”方法。

２．１　根据体型，推断疾病的病因
认为“形盛色苍，肌肉坚者，必多湿多痰”。认

为“妇人肥盛，阴冷者，多是湿痰下流所致”。对于阴
痒者，认为“阴中痒，亦是肝家湿热”，而“瘦人燥痒属
阴虚”。

２．２　根据体型肥瘦，推断疾病的预后
如论及脚气的预后，认为“其人本黑瘦者易治，

肥大肉厚赤白者难愈。黑人耐风湿，赤白不耐风冷；
瘦人肉硬，肥人肉软，肉软则受疾至深，难愈也”。又
如，对于用下法治疗“大便不通而腹中雷鸣者”，认为
“肥人下后，多有脱泄不止之虞，瘦人汗后，每多干热
不止之患”。对于“噎膈之人”，认为“体肥痰逆者可
治，枯癯津衰者多不可治”。对于妊娠痁疟，“若妊娠
形盛色苍、肌肉坚者，必多湿多痰，无论何疾，必显
湿热本病，脉多滑实有力，绝无虚寒脉弱之候”。即
禀质强壮者，在发病倾向上其证候不会演变为虚
寒证。

２．３　根据体型肥瘦，决定疾病之治疗及宜忌
认为“瘦人阴虚多火，忌用燥药”。对于眩晕的

治疗，认为“肥白人眩晕，清火降痰为先，而兼补气
药；黑瘦人眩晕，滋阴降火为要”。对于“腹中窄狭”
者，认为“肥人乃是湿痰留滞，气不升降”所致，治疗
“当行气燥湿，越曲、平胃为主”；而“瘦人乃是阴虚火
旺，熏蒸脏腑”所致，治疗当以“逍遥、左金降火开郁
为主”。对于痰火的治疗，若患者“形体虽肥，而色白
气虚”，“则以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若“瘦人阴虚

多火”，则以“六味地黄去泽泻合生脉散，使金水相
生，自然火息痰降”。如以辰砂七珍散治疗产后血虚
不语，注明“肥人，加半夏、茯神、僵蚕；瘦人，加当归、
蝎尾、钩藤”。对于不孕的治疗，也视体型肥瘦而异。
认为“肥白人不孕，多见痰湿内阻证，予导痰汤……
如黑瘦多火人不孕，多见胞血枯而精被烁，四物汤易
生地加芩连，养血清热”。对于自汗不止的治疗，根
据患者体型肥瘦而异。论曰：“故治肥盛之人，溃疡
多汗，则宜托里消毒散加减；气虚形盛者，则宜六君
子为主；酒客则加麋衔、泽泻之属；形瘦之人，溃疡多
汗，则宜保元汤加归、芍，或生料六味加枣仁救其津
液。”

２．４　根据体型肥瘦而定“治未病”之法
张璐认为当时湿热证的治疗，“皆治标之法，绝

无治本之方”，故而认为，“苍黑肥盛之人，及酒客辈，
皆素多湿热”，其治疗应“在无病之时，即宜常服调气
利湿之剂，如六君子加黄连、沉香、泽泻之类，夏秋则
清燥汤，春夏则春泽汤加姜汁、竹沥，使之日渐消弭，
此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也”。即对肥盛湿热体质的人，
应平时常服清利湿热之药，以达到“治未病”之功。

３　问饮食贵贱
问饮食贵贱，也是张璐辨体质的重要方法。大

凡贫贱者常以藜藿充饥，富贵者多食膏粱醇酒厚味，
故贫贱者与富贵者的体质常迥然有别。张璐常称之
为“酒客”、“多饮人”、“富贵人”、“肥贵人”、“膏粱本
虚之人”、“膏粱之人”、“膏粱过厚之人”、“膏粱肥
盛”、“酒客膏粱”、“膏粱柔脆之人”、“膏粱豢养者”、
“膏粱逸豫”、“豢养柔脆之家”、“藜藿劳勩之人”、“力
作劳勩躯体坚韧之人”、“藜藿艰虞之辈”等。张璐认
为，“膏粱太过，食积为痰”，“膏粱之人，醇酒厚味之
湿热不得施化”，“膏粱肥盛，多味痰湿热”，“素禀湿
热而挟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由此可知膏粱
醇酒厚味者多见湿热体质。张璐在推断疾病的病
因、预后及确定治疗方案时，常先了解患者的饮食
贵贱。

３．１　推断疾病的病因和发病倾向
认为肿疡乃“营气不从，逆于肉理乃生痈肿，皆

因膏粱厚味，七情阴火，或炙爆甘美积毒，气血不和
所致”。即恣食膏粱厚味，酿酒生热，发为肿疡。对
于暴脱之患，认为“每尝见于膏粱充饫之家，藜藿艰
虞之辈，未之有也”。即膏粱之家，体质柔脆，易有暴
脱之患。认为“脾伤不能收精”为药蛊的病因之一，
其证多见“脏气固结不舒而羸瘦腹大”，关于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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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认为“此性膏粱豢养者有之，在藜藿劳勩之人，
未之见也”。认为膏粱厚味者易发痈疽，论曰：“背恶
寒疼重寒热者，为发痈疽之兆，膏粱多此。”

３．２　确定治疗方法及用药宜忌
贫贱者耐攻伐之剂，患病易愈；而富贵者耐补益

之药，罹病难瘥。其对富贵贫贱之治不同的原因详
加论析：“若夫膏粱之治，与贫贱之治，迥乎不侔。夫
膏粱之家，素嗜肥甘，肌体柔脆，譬之阴地草木，未经
风日，奚堪胜任，况一有微疴，即日历数医，虽具法
眼，亦难独出己见，稍用一有关之品，即众口譊譊，功
未见而咎有归，此亦世道使然，无足憾也。而贫贱之
家，日甘粗粝，风霜切体，纵有疾苦，力能胜受，即或
从事医药，则专任于一，虽证剧可危，尚堪重剂推扳，
功成反掌。”张璐在临床实践中常常遵从贫富异治的
原则。对于肿胀之疾，可用泻法治疗，但应视患者贫
富而异，认为“可施之于壮盛，及田野之流，岂膏粱老
弱所能受”。对于久治不愈的黄瘅和疳黄者，可用温
中丸、枣矾丸，但张璐强调指出：“然此仅可治实人，
及田家力作之辈，若膏粱柔脆之人，未可轻试也”。
张璐驳斥“产中禁用人参”之说，认为“产中误用人参
为害者，皆是力作劳勩躯体坚韧之人，虽有疾病，祛
之则安，奚俟补为，设强与服之，心胆先裂，是不能无
助火发热、凝滞恶露之患矣。若夫膏粱逸豫、豢养柔
脆之家，平时惯服，服之泰然”。即产中藜藿之人可
用人参而膏粱之辈不可服用。对于丹方治乳痈初
起，用蒲公英草捣汁，和陈酒服，以滓敷肿处即消。
但张璐强调：“然此施于藜藿之人辄效，若膏粱七情
内郁所致者，良非所宜。”对于“脾家痰气宿滞，及蕴
积少阳经中风热之邪”，治疗时“乃于小柴胡中除去
人参，益入青皮、白术、厚朴、草果一派克削之味”。
但强调指出：“在藜藿之人，固为相宜，若膏粱豢养柔
脆者，即有留滞，亦难胜此。”总之，张璐认为，攻法宜
用于体质壮实的贫贱之人，不宜用于体质虚弱的富
贵之辈。

４　审方宜
《素问·异法方宜论》已论析了五方之人体质有

异，张璐临证时也根据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质特点而
灵活用药。例如，在“诸伤门”论及虚损的治疗，一般
虚损宜治以扶脾益肝，但也有医家用三黄、四物等方
治疗，其中三黄为攻伐之药，用于治疗虚损，是“风土
不同故也”。对于西北之人和东南之人的虚损之疾，
其治疗应当有别。“西北之人，恒食煤火……是以西

北之人，患中风者多，虚羸者少，即或有之，惟以苦寒
清火为务，虽有虚证，无藉辛温也。”“东南之人，惟食
薪火……是以东南之人，患中风者少，虚羸者多，纵
有肝邪，最忌苦寒伤中之剂，虽有木郁，难于升发
也。”不同地区人群的体质特点虽有其共性，但也有
个体差异，不可一概而论。张璐进而指出：“然西北
之人，岂无真阳虚剧，宜用姜、附者；东南之人，岂无
邪热亢极，宜用芩、连者。”
在“中风门”中，认为西北之人与大江以南之人

中风的治疗有别。其原因为“西北土地高寒，风气刚
猛，真气空虚之人，卒为所中”，中风多为外中风；而
大江以南，“天地之风气既殊，人之所禀亦异，其地绝
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质多柔脆，往往多热多
痰，真阴既亏，内热弥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
气道，不得通利，热甚生风”，多为类中风证。对于
“真中外来风邪之候”，其治当“先以解散风邪为急，

次则补养气血”；而类中风是“内虚暗风，确系阴阳两
虚，而阴虚者为多”，其治疗“与外来风邪迥别，法当
清热顺气开痰以治标，次当补养气血以治本”。这里
张璐详细论析了西北之人与东南之人所患中风的类

别及其治法上的差异。

总之，张璐通过临床实践，总结出肥人多湿多痰
多气虚、瘦人多阴虚火旺、膏粱醇酒厚味者多湿热、

藜藿之人多禀质坚固的人群体质特点，提出根据风
土不同而异治的因地制宜的治疗观，这些学术思想
能够有效地指导其时的临床实践，提高临床疗效。

目前中医体质理论已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
和心理特征３个方面全面地辨识人体的体质状态，

重视后天环境因素及生活习惯对体质类型的影

响［３］。但张璐的中医体质学思想对当今的中医体质
学研究仍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宜在中医体质类型
的临床流行病学调查中对上述人群的体质特点进一

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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